【采访那些事】

新老灵魂的对话
——采访涂良钰老师有感

（针康朱艳玲，2017年5月10日）

约定采访涂良钰老师那天是2017年5月10日，我和刘鑫同学是在中午十二点半出发的，到达了采访地点——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48号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固生堂东山分院时，不过是下午一点半。
我们和老师约定的时间是两点半，时间还早着，我们便在酷暑下随意地找到了一家便利店走了进去，慢慢地等待时间的过去。等待的过程中，我们俩一边啃着牛肉丸，一边在空调下对着采访提纲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核对。
我们两个前两年都参加了这个活动，不说驾轻就熟，也算得上是有所体会，对于快要到来的采访也大抵有一些模糊的想象。对于采访中可能出现的冷场、或者是老师的顾左右而言他，我们都经历过，因此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免有些放飞，对于涂良钰老师的各种想象稀里哗啦地在脑中飞来飞去，好不热闹。我们反复地核对着问题，对老师可能做出的回答进行想象，并根据想象列出可以深挖的各个方向。时间在这样的思维风暴中飞快地溜走了。
两点十五分，我们离开了便利店，走进固生堂东山分院，扑面而来就是一股浓郁至极的药材苦味。一番寻找过后，我们走到了二楼角落的涂良钰老师的诊室门外，坐下等候。
两点二十六分，远处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头发花灰，体型略壮实，但精神饱满、不怒自威的中年男性向诊室走来，然后进入了诊室。我们俩内心一刹，都感觉这老师出场自带一种“大哥”的风范，看起来可不好相处。我俩你推我我推你，犹豫着谁去敲诊室的门。眼看时间就要到了，我咬咬牙就下定决心敲开了诊室的门。

没想到的是，门后迎接我们的是热情的招呼，固生堂的于皓院长和涂良钰老师在诊室中泡好了茶，就等着我们进来了。除此之外，涂老师怕我们喝不习惯茶，竟然还为我们准备了果汁，虽然我们最后并没有喝，可涂老师的这份细心却让我诧异的同时感动着。
采访就在这样欢快而轻松的氛围下开始了。

虽然一开始，我对涂老师有着先入为主的“大哥”印象，可是在聊了三两句以后，我就知道我的想象完全是大错特错的。涂老师是一个可以用热情如火来形容的人，他非常健谈。他没有一开始就立刻公事公办地进入主题，反而和我们寒暄了起来，问起了我们的专业、我们的年级，关心了我们的学业，一下子就把我们三个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。等到正式开始回答采访提纲的问题后，他还细心地指出了我们问题设置上的些许不足。

涂老师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，就一个问题他可以回答出非常多的细节，并且以一个问题为立足点，他的思维由此开始天马行空地发散着。虽然整理采访稿时会有些苦恼，可是在和他聊天的时候，我确实感到了一种从心底涌出的愉悦和轻松。他的思维是那么的活跃，跟随着他的话语，我仿佛回到了90年代——他刚到省中医工作的时候，和他一起经历了那个中医院式微的年代、和他一起从西医转型为中西医结合、和他一起在眼科开展各种手术、和他一起将整个眼科的业务水平、学术水平提高。他的语言充满感染力，我和我的同伴一起聆听着涂老师和其他老师作为先驱者的种种事迹，一起感受着他们在这种种事迹中的那些热情、敬业与责任感。
涂老师天马行空的思维与谈吐中透露出的那份热情，让他即使有着灰白的头发和不浅的皱纹，也透露出一种难以掩盖的、旺盛的生机。尽管他的躯体不再年轻，可他的灵魂依旧散发着青春的光芒。

而反观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不少大学生，没有经济的压力，每日得过且过。课堂上睡觉的睡觉、打游戏的打游戏，全程认真听讲的人似乎少之又少，每次都是临考前背背重点，分数固然好看，可又有几个人能说得上真的掌握了这些课程？这样的大学生们固然有着年轻的躯体，可他们的灵魂似乎在垂垂老矣。

和涂老师的这次谈话不仅让我了解了学校不少不为人知的发展史，也让我疑惑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，有多少人能够在进入岗位以后，爆发出以涂老师为代表的上一代人的那种热情，为这个社会添砖加瓦？

毫无疑问的是，这是一场新老灵魂的对话，可谁是新的？谁是老的？
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7年9月15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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